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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梯度系数能够准确揭示产业转移方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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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产业布局重构以及我国区域经济长期发展不均衡的双重背

景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已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科学、有序地推
动国内外区域间产业转移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动力和重要手段，其中，产业梯

度系数已成为产业转移决策分析的重要工具．本文围绕如何利用产业梯度系数揭示产业转移
方向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基于一种新的产业转移价值量核算方法，对产业梯度系数揭示产业转

移方向的准确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梯度系数的一阶差分能有效揭示产业转
移的方向，其准确性不受测算时期跨度的影响，受产业逆梯度变化转移的影响也较小，主要受

产业转移粘性、产业优势缓冲效应等因素影响．同时，产业转移的粘性也赋予了产业梯度系数
对产业转移方向一定程度的预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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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过去的３０年 ～４０年间，中国凭借低廉的生
产要素价格、优良的基础设施、促进出口的优惠措

施等比较优势大规模承接了全球产业转移，迅速

发展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核心生产基地（“世

界工厂”）
［１，２］．然而，２００８年以来，“全球金融危

机”、“中美经贸摩擦”、“新冠疫情”等一系列国际

重大突发事件的接连爆发严重冲击了全球生产网

络．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先后以价值链分
工中的获利公平性问题和供应链安全为由开始主

导全球产业布局重构
［３，４］．当前，关于部分产业

链／价值链的逆全球化趋势已经在前沿研究中被
广泛讨论

［５，６］，对于全球产业布局的重构和这一

过程中的极大不确定性已经是大部分研究中的共

识
［４，７］，而中国这一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核心生产

基地正面临着深刻影响．

在全球产业布局面临重构的同时，国内区域

发展不平衡现象也愈发成为我国经济主战场上的

重要问题
［８］，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尚未得到明显

的改善，南北部经济发展分化趋势也有所凸

显
［９］．在此双重背景下，２０２０年５月习近平总书

记适时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国际
和国内区域间科学、有序的产业转移将成为构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动力和重要手段，合

理引导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结构将成为政、学两界

的共同目标．其中，产业梯度系数作为产业转移决
策分析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量化指标之一，将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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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
产业梯度的概念源自于产业转移理论中的梯

度推进模式．戴宏伟等［１０］
最先用区位熵和比较劳

动生产率的乘积来衡量区域产业梯度水平，并称

为产业梯度系数．在此基础上，熊必琳等［１１］
进一

步加入了相对资本产出率，提出了修正的产业梯

度系数．产业梯度系数在产业转移决策分析领域
中有广泛的应用．例如，张述存和顾春太［１２］

基于

产业梯度系数和产业关联系数识别出山东省具有

较大发展潜力的行业，并结合德国的产业优势对

山东省和德国应在哪些重点领域进行产业合作提

供了建议．刘明等［１３］
利用产业梯度系数给出了西

部各省份承接制造业转移的重点行业．罗良文和
赵凡

［１４］、王金杰等
［１５］
结合了产业梯度系数与产

业集聚系数，分别对对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地区

的产业转移态势进行了刻画．彭继增等［１６］
基于产

业梯度系数证明了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存在向长江

中上游地区转移的客观条件和动力，并给出了长

江中上游各省区重点承接行业的建议．尽管产业
梯度系数在实际应用中被广泛使用，目前仍缺乏

全面的理论研究梳理利用产业梯度系数揭示产业

转移方向的理论基础，也未有实证研究系统地验证

产业梯度系数能否准确反映产业转移的方向．若产
业梯度系数不能有效地揭示产业转移方向，可能会

对基于该系数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产生误导．
从实证层面来看，产业梯度系数的准确性未

能得到验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恰当的产业转

移测度指标．在现有的国内外文献中，关于产业转
移的测度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于
企业维度的调研数据进行产业转移的测度．例如，
Ｊｅｎｓｅｎ和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１７］基于１５０４家位于丹麦东部
地区的企业调研数据，发现有２２％的企业做出过
产业转移决策；符正平和曾素英

［１８］
利用对广东省

佛山市陶瓷产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对集群产

业转移的模式和行动特征进行了研究．然而，由于
调研数据涉及的样本有限，且不同来源数据的数

据可得性、样本代表性和覆盖时间段存在较大差

异，通常难以体现某一行业或者某一区域的产业

转移全景．因此，基于企业调研数据的产业转移测
度通常被认为是“坊间证据”（ａｎｅｃｄｏｔａｌ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１９］，难以应用于产业梯度系数准确性的检
验．第二类是基于宏观经济数据构建衡量产业转

移的指数型指标，例如区位熵等．Ｓａｖｏｎａ等［２０］
构

建了国际产业转移指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并基于此分析了意大利产业发展和
产业转移之间的相互关系；覃成林和熊雪如

［２１］
构

建了产业转移相对净流量指标，发现中国制造业

转移过程复杂，各类制造业的转移存在明显差异；

靳卫东等
［２２］
则利用各地人均产值的基尼系数测

度了中国国内产业转移．然而，指数型指标依赖于
高度集成的宏观经济数据，难以区分经济发展的

效应和产业转移的影响．此外，区位熵作为最为经
典的指数型产业转移指标，本身就是产业梯度系

数的构成因子，因此，这类指标与产业梯度系数存

在一定相关性，不适用于验证产业梯度系数的准

确性．第三类是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产业转
移价值量进行测度．该方法凭借区域间投入产出
表对各地区、各行业之间复杂的投入产出关系的

系统刻画，能够克服前两类方法的局限性．刘红光
等
［２３］
曾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给出了一种产业转移

价值量的测算方法，张友国
［２４］
将这一测算方法与

产业梯度系数结合起来，对长江经济带的产业转

移模式进行了分析．然而，该测算方法将产业转移
定义为某区域最终产品生产所拉动的其他区域中

间产品投入的变化，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产业规模

在不同区位间结构重新调整．定义的偏差将导致
测算结果的误差，从而降低产业梯度系数验证的

可信度．
近年来，Ｇａｏ等［２５－２７］

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框

架提出了一种新的产业转移价值量核算方法．该
方法延续了产业转移价值量测算类方法的优势，

且更符合产业转移的传统定义，为产业梯度系数

准确性的验证提供了数据基础．本文将以基于该
核算方法的产业转移价值量核算结果作为参照基

准，对产业梯度系数揭示产业转移方向的准确性

进行定量检验．在此基础上，就造成产业梯度系数
偏误的潜在原因展开系统分析，并对可能的原因

（包括测算时期跨度过长、逆梯度变化的产业转

移、产业转移粘性、优势缓冲效应和产业分类局限

性等）做进一步的定量验证．总的来看，本文在现
有文献的基础上存在以下三点边际贡献：１）在理
论研究方面，就如何利用产业梯度系数揭示产业

转移方向进行了理论梳理；２）在模型方法方面，
将产业转移价值量核算模型这一前沿方法与产业

—２—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５年４月



梯度系数这一传统指标结合在同一分析框架中，

补充了产业梯度系数准确性方面实证研究的不

足；３）在实证研究方面，科学论证了产业梯度系
数的一阶差分在揭示产业转移方向方面的准确

性，并系统分析了其偏误的主要原因，从而进一步

夯实了产业梯度系数在产业转移决策分析领域的

实证应用价值．

１　产业梯度与产业转移：理论梳理

产业梯度系数的理论基础源自于产业转移的

梯度推移模式．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引入中国以
来，梯度推移理论在中国的经济战略制定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逐渐成为指导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实

践的主流学说
［２８］．梯度推移理论认为各地区的经

济发展总是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即在生产力水平

上呈现阶梯状差距．这将在客观上形成经济梯度，
产生经济推移的动力，导致产业的空间转移

［１５］．
总体来看，产业梯度的形成主要源自各地区在资

源禀赋、技术水平和产业分工等方面的差异，其中

资源禀赋差距对产业梯度的形成具有先天性影

响，技术水平差距对产业梯度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

用，而产业分工差异则在产业梯度的后天演化过程

中不断动态调整，并反之强化产业梯度的作用
［２９］．

产业梯度构成了产业转移的根本基础和必要

条件．那么，产业梯度系数的量化评估能为揭示产
业转移方向提供定量参考吗？从理论角度来看，

传统的梯度推移理论认为产业随着生命周期的动

态演进，总会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一

如自然世界中“水往低处流”的物理梯度规律．但
是这一观点低估了产业转移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元

特征．一方面，由于存在规模经济、技术红利和市
场体量等优势，高梯度地区可能会吸引中、低梯度

地区的生产活动，产生集聚型的产业转移（与新

经济地理学“中心 －边缘模型”的推导结果一
致）

［３０］．另一方面，在要素价格上升、市场竞争加
剧和产业升级需求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成熟生

产工艺和生产能力也可能会逐步由高梯度地区向

中、低梯度地区溢出，产生扩散型产业转移（类似

东亚地区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型”）
［３１］．这些不同

方向的产业转移现象可能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

同时出现，或者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交替出

现
［３２］，进而形成错综复杂的产业转移格局．近年

来诸如“中美经贸摩擦”、“新冠疫情”等一系列国

际重大突发事件的接连爆发及其背后的政治博弈

因素更是为这一复杂格局的演变增加了人为的不

确定性．因此，仅基于产业梯度系数的横向比较似
乎难以真实反映产业转移的实际方向．后续反梯
度推移理论等的出现也佐证了这一结论

［３３］．
此外，现有文献的另一种通用做法是先确定

（或默认）产业承接地，再根据该地区产业梯度系

数的评估结果识别其优势产业，认为这些优势产

业应当是重点承接产业
［１２，１３，１６］．这一做法实际上

借鉴了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论内涵
［３４］，强调产业转

移活动需要以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差异为基础，遵

从地区间的要素禀赋结构．然而，这种做法仅利用
产业梯度系数（部分）反映区域间产业转移的基

础和条件，但不能确定产业转移的方向和趋

势
［３５］．因此，这种做法也忽视了产业发展历程在

产业转移活动中的前提作用（即无法识别相关产

业是新兴产业还是过剩产能）．
综上，产业梯度本身的高低与产业转移方向

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生产活动既可能从高梯

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分散，也可能从低梯度地区

向高梯度地区集聚）．但是，本文认为产业梯度的
动态变化能前瞻性地揭示产业转移的演变方向，

即产业梯度系数的一阶差分与产业转移方向之间

应当存在较为稳健的对应关系．具体来看，产业梯
度提高的地区应当对应生产活动的承接地，而产

业梯度降低的地区应当对应生产活动的转出地．
从理论层面来看：根据梯度推移理论中产业

梯度的决定因素，在产业转移活动已经发生的情

况下，随着不同地区之间生产要素和生产规模的

流转，产业分工结构将出现变化，并推动技术创

新．生产活动承接地的产业梯度将上升，而生产活
动转出地的产业梯度将下降．这对于扩散型产业
转移将表现为地区间产业梯度差距的收窄，而对

于集聚型产业转移将表现为地区间产业梯度的极

化
［１１］．另一方面，根据产业转移的“推 －拉”理

论，在产业转移活动尚未开展的情况下，产业梯度

的增长则意味着该地区资源禀赋的改善或技术水

平的提升，使得该地区对生产活动的吸引力更强，

更容易承接或集聚相关产业
［３６］．反之，产业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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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降则意味着资源禀赋的恶化或技术水平的降

低，使得该地区对相关生产活动的吸引力减弱，从

而导致甚至加快产业外流．
本文通过将产业转移价值量核算模型与产业

梯度系数纳入到同一研究框架中，对产业梯度系

数的一阶差分揭示产业转移方向的准确性开展了

系统验证．

２　模型方法与数据处理

２．１　产业梯度系数的测度
在产业梯度系数的量化研究方面，戴宏伟

等
［１０］
最先用区位熵（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ｏｔｉｅｎｔ）和比较劳动

率的乘积来衡量区域产业梯度水平，并称之为产业

梯度系数（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ＧＣ）
ＩＧＣｒｉ＝ＬＱｒｉ×ＬＰｒｉ （１）

其中

ＬＱｒｉ＝

Ｙｒｉ
∑
ｉ
Ｙｒｉ

∑
ｒ
Ｙｒｉ

∑
ｒ
∑
ｉ
Ｙｒｉ

；ＬＰｒｉ＝

Ｙｒｉ
Ｌｒｉ
∑
ｒ
Ｙｒｉ

∑
ｒ
Ｌｒｉ

（２）

式（１）和式（２）中Ｙｒｉ和Ｌｒｉ分别为ｒ地区ｉ部门的
产出和从业人数．ＬＱｒｉ为ｒ地区ｉ部门产出的区位
熵，用来衡量 ｉ部门在 ｒ地区的产业份额

Ｙｒｉ
∑
ｉ
Ｙ( )
ｒｉ

相对于整体平均水平
∑
ｒ
Ｙｒｉ

∑
ｒ
∑
ｉ
Ｙ

■
||
■

■
||
■ｒｉ
的大

小．若ＬＱｒｉ＞１，意味着ｉ部门在ｒ地区的产业份额
大于整体平均水平，则ｉ部门在ｒ地区具有比较优
势．ＬＰｒｉ为ｒ地区ｉ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用来

衡量ｒ地区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Ｙｒｉ
Ｌ( )
ｒｉ

相比整体平

均水平
∑
ｒ
Ｙｒｉ

∑
ｒ
Ｌ

■
|
|
■

■
|
|
■ｒｉ

的大小．若ＬＰｒｉ＞１，意味着 ｉ部

门在ｒ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大于整体平均水平，则ｉ
部门在ｒ地区具有生产率优势．产业梯度系数在
区位熵的基础上，补充了劳动生产率的区域差异

给产业成长带来的影响，扩充了对产业优势的解

释力度．ｒ地区ｉ部门产业梯度系数越大，则或者
其相对规模（ＬＱｒｉ）越大，产业比较优势越强；或者
其比较劳动生产率（ＬＰｒｉ）越大，生产效率越高；或
者两者兼得．因此产业梯度系数越大，该产业在该
地区的优势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

此后，熊必琳等
［１１］
进一步在产业梯度系数的

测度中加入了比较资本产出率 （ＫＰｒｉ），提出了修
正的产业梯度系数

ＩＧＣａｄｒｉ ＝ＬＱｒｉ×ＬＰｒｉ×ＫＰｒｉ （３）

ＫＰｒｉ＝

Ｙｒｉ
Ｋｒｉ
∑
ｒ
Ｙｒｉ

∑
ｒ
Ｋｒｉ

（４）

式（３）和式（４）中 Ｋｒｉ为对 ｒ地区 ｉ部门的资本投
入．ＫＰｒｉ为ｒ地区ｉ部门的比较资本产出率，用来

衡量ｒ地区ｉ部门的资本产出率 Ｙｒｉ
Ｋ( )
ｒｉ

相比整体平

均水平
∑
ｒ
Ｙｒｉ

∑
ｒ
Ｋ

■
|
|
■

■
|
|
■ｒｉ
的大小．若ＫＰｒｉ＞１，意味着ｉ部门

在ｒ地区的资本生产率大于整体平均水平，资本
投入更有效率．然而，尽管修正的产业梯度系数进
一步涵盖了资本生产率的区域差异给产业成长带

来的影响，从而扩充了其对产业优势的解释力度，

但是由于资本投入数据通常缺乏统计基础，在相

关测算过程中又存在较多假设（如折旧计算方式

等），因此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仍采取原始的产

业梯度系数进行研究．
２．２　产业转移价值量的测度

传统意义上的产业转移一般是指一定时期内

不同区域比较优势改变导致产业在空间分布上的

调整．在这一定义下，Ｇａｏ等［２５－２７］
基于投入产出

框架提出了一种新的产业转移价值量核算方法，

将产业转移细分为中间投入驱动型产业转移、最

终产品驱动型产业转移和由最终产品驱动型产业

转移引发的间接中间投入产业转移．本节将给出
这一核算方法的详细推导过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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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为了提升读者对这一核算方法的经济直感，作者提供了该产业转移价值量核算方法的对应算例，有兴趣者可向作者索要．



表１　世界投入产出表

Ｔａｂｌｅ１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ｗｏｒｌｄ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ｔａｂｌｅ

中间使用 最终需求

国１ … 国ｎ 国１ … 国ｎ
总产出

中间投入

国１ Ｚ１１ … Ｚ１ｎ ｆ１１ … ｆ１ｎ ｘ１

… … ⋱ … … ⋱ … …

国ｎ Ｚｎ１ … Ｚｎｎ ｆｎ１ … ｆｎｎ ｘｎ

增加值 ｖ′１ … ｖ′ｎ
总投入 ｘ′１ … ｘ′ｎ

　　表１展示了一个包含 Ｎ个国家的世界投入
产出表③．假设每个国家包含 Ｋ个行业部门，则

ＮＫ×ＮＫ维矩阵 Ｚ＝
Ｚ１１ … Ｚ１ｎ
 ⋱ 

Ｚｎ１ … Ｚ

■
|
||
■

■
|
||
■ｎｎ

为中间投

入流量矩阵，其中 Ｋ×Ｋ维子矩阵 Ｚｒｓ表示 ｒ国
对ｓ国 的中间投入④；ＮＫ×Ｎ维矩阵 Ｆ ＝
ｆ１１ … ｆ１ｎ
 ⋱ 

ｆｎ１ … ｆ

■
|
||
■

■
|
||
■ｎｎ

为最终需求矩阵，其中 Ｋ×１维子

向量ｆｒｓ表示ｒ国供应给ｓ国的最终产品；Ｋ×１维
向量ｖｒ为ｒ国的增加值向量，Ｋ×１维向量 ｘｎ为
ｒ国的总产出，且总投入等于总产出．′为矩阵转
置符号．

计 算 直 接 投 入 系 数 矩 阵 Ａ ＝
Ａ１１ … Ａ１ｎ
 ⋱ 

Ａｎ１ … Ａ

■
|
||
■

■
|
||
■ｎｎ

，其中Ｋ×Ｋ维子矩阵Ａｒｓ＝Ｚｒｓｘ^ｓ
－１

为 ｒ国对 ｓ国的直接投入系数．计算 ｆ＝

∑
ｒ
ｆ１ｒ



∑
ｒ
ｆ

■
|
|
||
■

■
|
|
||
■ｎｒ

为最终产品生产列向量．记基期为０，报

告期为１．
２．２．１　中间投入驱动型产业转移

中间投入驱动型产业转移表示为 ｒｅ１ｒｉ，ｓｊ（ｒ，ｓ
代表国家，ｉ，ｊ代表行业部门），指的是由于 ｓ国
ｊ部门使用的中间产品的供给来源区位结构变化
所导致的ｒ国ｉ部门的中间产品产能的转移价值

量．由投入产出模型可计算得，若报告期最终产品
ｆ１在基期直接投入系数Ａ０下进行生产，则 ｆ１对各
部门中间产品的完全消耗为⑤

Ｃ０ ＝［（Ｉ－Ａ０）
－１－Ｉ］ｆ^１ （５）

其中ＮＫ×ＮＫ维矩阵Ｃ０ ＝（ｃ
０
ｒｉ，ｓｊ）为该虚拟情境

下的中间产品完全消耗矩阵，其元素 ｃ０ｒｉ，ｓｊ代表在
基期直接投入系数Ａ０下生产ｆ１中ｓ国ｊ部门的最
终产品所完全消耗的 ｒ国 ｉ部门的中间产品．同
理，ｆ１在报告期直接投入系数Ａ１下的中间产品完
全消耗为

Ｃ１ ＝［（Ｉ－Ａ１）
－１－Ｉ］ｆ^１ （６）

因此，Ｃ１－Ｃ０代表由于直接投入系数的变化
（Ａ０→Ａ１）所导致的ｆ１对中间产品完全消耗的变
化．而直接投入系数的变化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不同投入品之间的相互替代，例如自动化生

产设备替代了劳动力投入，或核能替代了化石能

源等；二是中间产品的供给来源区位结构的变化，

例如对ｒ国钢冶炼行业的煤炭产品供给从 ｒ国转
变为ｓ国．这第二方面的变化所导致的中间产品
产能在不同国家间的重新分配即为中间投入驱动

型产业转移．因此，需要提取出Ｃ１－Ｃ０中由第二方
面变化所导致的影响．

记Ｃｔ＝（Ｃｔ１ … Ｃｔｎ）′，ｔ＝０或１．其中Ｋ×

ＮＫ维子矩阵Ｃｔｒ＝（ｃ
ｔ
ｒｉ，ｓｊ）代表 ｆ１在第ｔ期直接投入

系数下对中间产品的完全消耗中来自 ｒ国的部

分．令Ｃ*ｔ ＝∑
ｒ
Ｃｔｒ，Ｋ×ＮＫ维矩阵Ｃ*ｔ 表示在第

ｔ期直接投入系数下，来自全世界的分行业中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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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在本节中，大写加粗字符（如 Ｚ）代表矩阵，小写加粗字符（如ｆ）代表向量，小写字符代表数值或矩阵／向量中的元素．
ｒ∈｛１，…，ｎ｝，ｓ∈｛１，…，ｎ｝．
式（５）中，^ 是将向量对角化为对角矩阵的运算，下同．



品总投入．基于此，则可计算得⑥

Ｒｔｒ＝Ｃｔｒ．／Ｃ*ｔ　ｔ＝０，１ （７）
Ｋ×ＮＫ维矩阵Ｒｔｒ代表在第ｔ期来自全世界

的分行业中间产品总投入中由 ｒ国供给的比重．
令ＮＫ×ＮＫ维矩阵Ｒｔ＝（Ｒｔ１ … Ｒｔｎ）

′
为第ｔ期

中间产品完全消耗的供给区位结构矩阵．则Ｃ１－
Ｃ０可分解为

Ｃ１－Ｃ０ ＝
Ｃ*１ －Ｃ*( )

０ °Ｒ０ｒ

Ｃ*１ －Ｃ*( )
０ °Ｒ０

( )
ｓ

＋

Ｃ１－
Ｃ*１°Ｒ０ｒ
Ｃ*１°Ｒ０

( )[ ]
ｓ

（８）

式（８）等号右边第一项
（Ｃ*１ －Ｃ*０）°Ｒ０ｒ
（Ｃ*１ －Ｃ*０）°Ｒ０

( )
ｓ

对应

不同投入品的互相替代所造成的影响，而第二项

Ｃ１－
Ｃ*１°Ｒ０ｒ
Ｃ*１°Ｒ０

( )[ ]
ｓ

＝
Ｃ*１°(Ｒ１ｒ－Ｒ０ｒ）

Ｃ*１°(Ｒ１ｓ－Ｒ０ｓ

■
||
■

■
||
■）
则对应

中间产品的供给来源区位结构变化所造成的影

响，即中间投入驱动型产业转移⑦

ＲＥ１＝（ｒｅ１ｒｉ，ｓｊ）ＮＫ×ＮＫ

＝ Ｃ１－
Ｃ*１°Ｒ０ｒ
Ｃ*１°Ｒ０

( )[ ]
ｓ

（９）

其中ｒｅ１ｒｉ，ｓｊ指的是由于ｓ国ｊ部门使用的中间产品
的供给来源区位结构变化所导致的 ｒ国 ｉ部门的
中间产品产能的转移价值量．若ｒｅ１ｒｉ，ｓｊ＞０（＜０），
则ｓ国ｊ部门使用的中间产品的供给来源区位结
构变化导致ｉ部门的中间产品产能转入到（转出
自）ｒ国．
２．２．２　最终产品驱动型产业转移

最终产品驱动型产业转移表示为 ｒｅ２ｒｉ，ｓｊ，指的
是由于ｓ国消费的 ｊ部门最终产品的供给来源区
位结构变化所导致的ｒ国 ｉ部门的最终产品产能
的转移价值量．

计算ＮＫ×１维向量ｆｆ＝
ｆｆ１


ｆｆ

■
|
||
■

■
|
||
■ｎ

＝

∑
ｒ
ｆｒ１



∑
ｒ
ｆ

■
|
|
||
■

■
|
|
||
■ｒｎ

为

最终产品消费列向量，其中Ｋ×１维子向量ｆｆｒ为

ｒ国所消费的分行业最终产品．在此基础上，定义
ＮＫ×ＮＫ维矩阵ＦＣ为各国消费的最终产品的供
给来源区位结构矩阵，则有

ＦＣ＝
ｆ１１．／ｆｆ１
�

… ｆ１ｎ．／ｆｆｎ
�

 ⋱ 

ｆｎ１．／ｆｆ１
�

… ｆｎｎ．／ｆｆｎ

■
|
|
|
■

■
|
|
|
■�

（１０）

最终产品驱动型产业转移为

ＲＥ２＝（ｒｅ２ｒｉ，ｓｊ）ＮＫ×ＮＫ
＝（ＦＣ１－ＦＣ０）×ｆｆ

�

１ （１１）

其中 ｒｅ２ｒｉ，ｓｊ指的是由于ｓ国消费的ｊ部门最终产品
的供给来源区位结构变化所导致的 ｒ国 ｉ部门的
最终产品产能的转移价值量．若ｒｅ２ｒｉ，ｓｊ＞０（＜０），
则ｓ国消费的ｊ部门最终产品的供给来源区位结
构变化导致ｉ部门的最终产品产能转入到（转出
自）ｒ国．显然，当ｉ≠ｊ时，ｒｅ２ｒｉ，ｓｊ＝０．
２．２．３　由最终产品驱动型产业转移引发的间接

中间投入产业转移

由于不同区位的最终产品生产依赖于不同的

国内或国际中间产品供应网络，因此最终产品驱

动型产业转移也将间接导致生产这些最终产品的

中间投入的产业转移．由投入产出模型可得，由最
终产品驱动型产业转移引发的间接中间投入产业

转移为

ＲＥ３＝（ｒｅ３ｒｉ，ｓｊ）ＮＫ×ＮＫ
＝（（Ｉ－Ａ０）

－１－Ｉ）×（ＲＥ２） （１２）

其中ｒｅ３ｒｉ，ｓｊ指的是由于 ｓ国消费的 ｊ部门最终产品
的供给来源区位结构变化所导致的 ｒ国 ｉ部门的
中间产品产能的转移价值量．若 ｒｅ３ｒｉ，ｓｊ＞０（＜０），
则ｓ国消费的ｊ部门最终产品的供给来源区位结
构变化导致ｉ部门的中间产品产能转入到（转出
自）ｒ国．
２．３　产业梯度系数的验证

基于２．２节的模型方法对产业转移价值量进
行测度后，令

ｒｅ＿ｍｒｉ＝∑
ｓ
∑
ｊ
ｒｅ１ｒｉ，ｓｊ＋∑

ｓ
∑
ｊ
ｒｅ３ｒｉ，ｓｊ （１３）

ｒｅ＿ｆｒｉ＝∑
ｓ
∑
ｊ
ｒｅ２ｒｉ，ｓｊ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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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式（７）中，．／表示两个相同尺寸矩阵对应元素相除的运算符，下同．
　式（８）中，°表示矩阵的Ｈａｄａｍａｒｄｐｒｏｄｕｃｔ，即为两个相同尺寸矩阵对应元素相乘的运算符，下同．



则ｒｅ＿ｍｒｉ和ｒｅ＿ｆｒｉ分别代表ｒ国ｉ部门所实现的中
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产业转移价值量．ｒｅ＿ｍｒｉ ＞
０（＜０），则ｉ部门的中间产品产能总体上向（从）
ｒ国转入（转出）；若ｒｅ＿ｆｒｉ＞０（＜０），则ｉ部门的
最终产品产能总体上向（从）ｒ国转入（转出）．

同时，分别计算ｒ国ｉ部门的中间产品和最终
产品在基期和报告期的产业梯度系数ＩＧＣｔｒｉ＿ｍ和
ＩＧＣｔｒｉ＿ｆ（ｔ＝０或１），若（ＩＧＣ

１
ｒｉ＿ｍ－ＩＧＣ

０
ｒｉ＿ｍ）×ｒｅ＿ｍｒｉ＞

０，则说明ｒ国ｉ部门中间产品的产业梯度系数在
基期到报告期的变化对产业转移方向的揭示结果

与产业转移价值量的测算结果是一致的，则产业

梯度系数的揭示结果是准确的（否则就是不准确

的）．同样地，若（ＩＧＣ１ｒｉ＿ｆ－ＩＧＣ
０
ｒｉ＿ｆ）×ｒｅ＿ｆｒｉ＞０，则

说明ｒ国ｉ部门最终产品的产业梯度系数在基期
到报告期的变化对产业转移方向的揭示结果与产

业转移价值量的测算结果是一致的，则产业梯度

系数的揭示结果是准确的．本文将统计产业梯度
系数揭示不准确结果的数量并计算其在总体中的

占比，从而论证产业梯度系数对产业转移方向的

揭示准确性．
２．４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首先，对产业转移价值量的测算基于 ＷＩＯＤ
数据库⑧于２０１６年发布的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４年年度
序列世界投入产出表（ＷＩＯＴ）［３７，３８］．每一年的
ＷＩＯＴ中都提供了全球４４个经济体（包括４３个
国家／地区以及ＲｏＷ，ｒｅｓｔｏｆｗｏｒｌｄ）５６个行业之间
的价值量交易信息．本文出于以下两个原因选择
了ＷＩＯＤ数据库：首先，ＷＩＯＤ数据库是最为广泛
应用和被学界认可的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之一；

其次，ＷＩＯＤ数据库具有配套的社会经济账户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ＳＥＡ），社会经济账户中
包含各经济体分行业的劳动力投入、劳动者报酬

等数据，使得本文可以基于同一数据来源系统计

算产业梯度系数，从而在排除数据口径差异的条

件下更为准确地检验产业梯度系数的准确性．
产业梯度系数的测算需要分别测算各经济体

分行业的区位熵和比较劳动生产率．区位熵的测
算基于ＷＩＯＴ中的中间产品产出和最终产品产出
数据．对于比较劳动生产率，考虑到跨国企业在进
行产业转移决策时，其目标在于利润最大化或成

本最小化，因此其并非追求单位劳动力对应产出

大小，而是劳动力的单位报酬对应的产出大小．基
于此，本文在计算比较劳动生产率时，将式（２）中
对应的劳动力变量替换为劳动力报酬变量，该数

据来源于 ＷＩＯＤ-ＳＥＡ中的各经济体分行业劳动
力报酬数据．

由于ＷＩＯＤ-ＳＥＡ提供的劳动力报酬数据以
当地货币计价，因此，本文先利用 ＷＩＯＤ-ＳＥＡ中
同样以当地货币计价的各经济体分行业总产出数

据消除汇率的影响，再利用 ＷＩＯＴ中提供的以美
元值计价的总产出数据进行加权，计算所有地区

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代入式（２）的分母中．具体公
式如下⑨

（φＡＬＡｉ＋φＢＬＢｉ）
（φＡＹＡｉ＋φＢＹＢｉ）

＝
ＬＡｉ
ＹＡｉ

φＡＹＡｉ
（φＡＹＡｉ＋φＢＹＢｉ）

＋

ＬＢｉ
ＹＢｉ

φＢＹＢｉ
（φＡＹＡｉ＋φＢＹＢｉ）

＝
ＬＡｉ
ＹＡｉ

Ｙ美元Ａｉ
（Ｙ美元Ａｉ ＋Ｙ美元Ｂｉ）

＋
ＬＢｉ
ＹＢｉ

Ｙ美元Ｂｉ
（Ｙ美元Ａｉ ＋Ｙ美元Ｂｉ）

（１５）

此外，由于本文所测度的产业转移可细分为

中间投入驱动型产业转移和最终产品驱动型产业

转移�10，因此对产业梯度系数的测度也将按照中

间投入和最终产品进行划分．具体做法为将产业
梯度系数测算中所有涉及以美元计价的总产出数

据（即式（１５）中的权重部分）替换为中间产品或
最终产品总产出．最后，本文选取了ＷＩＯＴ中所有
４３个国家／地区（ＷＩＯＤ-ＳＥＡ中没有提供 ＲｏＷ的
劳动力补偿数据），以及所有 １８个制造业部门
（制造业通常被认为是“松脚型”产业（ｆｏｏｔ-ｌｏｏ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３９］，更常出现在产业转移活动中），对产
业梯度系数的准确性进行检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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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10

�11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ｏｄ．ｏｒｇ．
式（１５）实际计算得到式（２）分母的倒数．式（１５）中φＡ和φＢ分别代表Ａ地区和Ｂ地区货币兑美元汇率，该式以两地区为例，可推展至

任意Ｎ地区．
由于由最终产品驱动型产业转移引发的间接中间投入产业转移是由最终产品驱动型产业转移间接引发的，其方向应与最终产品部门

的产业梯度系数变化方向有关，而如果论证得最终产品部门的产业梯度系数变化方向可以准确揭示产业转移方向，则其自然也可以准

确解释该间接中间投入产业转移．因此在本文中不再对由最终产品驱动型产业转移引发的间接中间投入产业转移进行讨论和检验．
ＷＩＯＴ中包含的经济体和制造业分类，有兴趣者可向作者索要．



３　基准检验与偏差分析

本节将以产业转移价值量的核算结果作为参

照基准，对产业梯度系数揭示产业转移方向的准

确性进行定量检验．在此基础上，对造成产业梯度
系数偏误的潜在原因展开系统分析，并在第４节
中对可能的原因做进一步的详细验证．
３．１　基准检验结果

本文利用相同时期内产业转移价值量的核算

结果对产业梯度系数变化所揭示的产业转移方向

的准确性
�12
进行初步检验．如２．４节所述，若产业

转移价值量为正（负），且同时期期末产业梯度系

数相比期初上升（下降），则产业梯度系数在该时

期准确，否则不准确．考虑到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
爆发极大地增加了全球产业布局演变的不确定

性，从而可能导致产业转移方向的转变．在大多数
经济学文献中，也通常将全球化的发展阶段切分

为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前的“高速全球化”阶段（ｈｙ-
ｐ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的“慢全
球化”阶段（ｓｌｏｗ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４０］．由于测算时期同
时涵盖两个阶段可能会导致不同阶段产业转移趋

势的互相抵消，从而弱化各类产业转移指标的

揭示力度；同时，部分金融危机的影响可能在临

近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前就已显现，因此本节将以
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４年为测算时期，对产业梯度系数的
准确性进行基准检验，如表２所示．

�12　在后文中简称为“产业梯度系数准确性”．

�13　共４３个经济体，每个经济体１８个制造业部门，因此共有４３×１８＝７７４个制造业部门，下同．

表２　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４年产业梯度系数准确性初步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ｔｅｓｔ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中间产品 最终产品

总制造业部门个数�13 ７７４ ７７４

出现产业转移制造业个数 ７６７ ７６７

不一致个数 １５８ １９１

占出现产业转移制造业比重 ２０．６０％ ２４．９０％

注：不一致个数指的是产业梯度变化方向与产业转移核算结果

不一致，即产业转移价值量为正（负），但期末产业梯度系数相比

期初下降（上升），下同．

由基准检验的结果（表２）可知，对大部分制
造业部门来说，产业梯度系数对产业转移方向的

揭示是准确的；出现不一致性情况的占比约在

２０％～２５％左右．那么，有哪些潜在原因造成这一
偏差呢？

３．２　影响产业梯度系数准确性的原因分析
可能性一：基准检验中设定的测算时期跨度

过长．
对任意给定时间段，产业转移价值量测度的

是整个时期的产业转移规模．因此，如果测算的时
期跨度过长，整个时期加总的产业转移方向与靠

近期末的产业转移方向可能会有所出入．相对来
说，产业梯度系数作为产业转移决策分析领域的

前瞻性指标，其变化存在一定的预测性，变化速度

较快、幅度较大．因此，设定的测算时期跨度过长
可能导致产业转移价值量的测算结果与产业梯度

系数的变化方向不一致．
另一方面，由于“产业转移粘性”的存在，如

果设定的测算时期跨度过短，同样可能导致产业

梯度系数的不准确．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述请详见
可能性三．

可能性二：存在逆梯度变化的产业转移．
基准检验的时期设定为 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４年．

期间，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全球经济贸易格局

的重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有所抬头，制造

业“回岸”（ｒｅ-ｓｈｏｒｉｎｇ）［４１］趋势在发达经济体开始
出现．因此，在这一时期可能存在逆梯度变化的产
业转移，即生产活动回流至劳动生产率下降、比较

优势弱化的地区，导致产业梯度系数变化方向与

产业转移方向之间的偏差．
可能性三：产业转移存在粘性．
与产业梯度系数的迅速变化相比，产业转移

的实际发生存在一定程度滞后性，也被称为“产

业转移粘性”
［４２］．这种粘性或源自于经济主体意

识到各区域比较优势变化的滞后性，或源自于寻

找新的产业转移目的地的所需要投入的时间，以

及投资、贸易行为的惯性等．现有文献已经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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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自由流动、产业转移成本、产业集群等多个角度

对产业转移粘性进行了研究
［４３］．因此，产业转移

粘性可能会导致产业转移方向与产业梯度系数变

化方向的不一致．
可能性四：优势缓冲效应、产业分类难以细化

至具体产品等．
优势缓冲效应是指某些区域在某些具体行业

存在极大的产业优势．尽管其产业梯度系数有所
下降，但其较世界平均水平依然处于较高位置，仍

然能够造成“极化效应”（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４４］．
换句话说，即该区域的产业梯度系数存在较大的

缓冲区间，在这段区间中，即使产业梯度系数有小

幅下降，产业仍然能够转入该区域，导致产业梯度

系数对产业转移方向揭示的不准确．
产业分类难以细化至具体产品是产业梯度系

数等宏观指标构建中无法避免的潜在缺陷．由于
现实生活中产品种类不胜枚举，在国民经济统计

中，通常将产品按照其功能、材料、用途等属性划

分至某一产业分类中，并视同一产业中的产品为

同质．但实际上，同一产业中的不同产品可能在生
产技术上存在较大异质性．类似的，在全球价值链
不断延伸的今天，价值链上的不同生产环节同样可

能在生产率水平上出现较大差距．而当相同产业中
低生产率水平的产品或生产环节集聚到单一地区

时，则该地区的产业梯度系数可能在承接产业转移

的同时出现下降，从而造成产业梯度系数的偏差．

４　偏差验证

４．１　关于基准检验中设定的测算时期跨度过长
的偏差验证

针对这一可能，本节将逐渐缩短测算时期跨度，

分别测算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４年直至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的产业梯度系数变化对产业转
移方向揭示的准确性，并与 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４年的
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缩短测算时期跨度后的产业梯度系数准确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３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ｔｅｓｔ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ｐａｎ

中间产品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总制造业部门个数 ７７４ ７７４ ７７４ ７７４ ７７４ ７７４ ７７４

出现产业转移制造业个数 ７６７ ７６７ ７６７ ７６７ ７６７ ７６７ ７６７

不一致个数 １５８ １５９ １８４ １６１ １７３ １８０ ２３３

占出现产业转移制造业比重 ２０．６０％ ２０．７３％ ２３．９９％ ２０．９９％ ２２．５６％ ２３．４７％ ３０．３７％

最终产品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总制造业部门个数 ７７４ ７７４ ７７４ ７７４ ７７４ ７７４ ７７４

出现产业转移制造业个数 ７６７ ７６７ ７６７ ７６７ ７６７ ７６７ ７６７

不一致个数 １９１ １７３ １９３ １９２ １９２ ２０４ ２１６

占出现产业转移制造业比重 ２４．９０％ ２２．５６％ ２５．１６％ ２５．０３％ ２５．０３％ ２６．６０％ ２８．１６％

　　由表３的结果可知，随着测算时期跨度的不
断缩短，产业梯度系数的准确性并未得到明显改

善，反而出现进一步的减弱．这说明测算时期跨度
过长不是导致产业梯度系数出现偏差的主要

原因．
４．２　关于逆梯度变化的产业转移的偏差验证

Ｄｅｌｉｓ等［４１］
证实了发达经济体中存在的产业

“回岸”现象是在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出
现明显增长的．因此，针对存在逆梯度变化的产业

转移这一可能，本文将分别检验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年和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三个等距
时期中产业梯度系数的准确性．如图 １所示，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年，国际贸易增速高企，贸易总量
不断攀升，全球化形势向好；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年，金
融危机爆发，全球经贸格局发生骤变，贸易增速剧

烈波动；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全球贸易总量回归增
长趋势，但增速减缓．三个时期分别对应金融危机
发生前、中、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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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９０年—２０１６年世界商品出口情况

Ｆｉｇ．１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ｅｘｐｏｒ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注：左轴：中国出口占比、世界出口增长率；右轴：世界出口、中国出口．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

表４　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后时期的产业梯度系数准确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４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ｔｅｓｔ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ｏｒ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ｉｓ

中间产品 最终产品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总制造业部门个数 ７７４ ７７４ ７７４ ７７４ ７７４ ７７４

出现产业转移制造业个数 ７６７ ７６７ ７６７ ７６７ ７６７ ７６７

不一致个数 ２００ ２０２ １５５ １９６ ２０１ １９１

占出现产业转移制造业比重 ２６．０８％ ２６．３４％ ２０．２１％ ２５．５６％ ２６．２１％ ２４．９０％

　　如表４所示，无论金融危机发生前后，产业梯
度系数准确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化．因此，逆梯度变
化的产业转移不是造成产业梯度系数出现偏差的

主要原因．
４．３　关于产业转移粘性的偏差验证

考虑到产业转移势能的逐渐积累将在中长期

克服产业转移粘性，因此，本节将先对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７年产业梯度系数准确性进行检验，针对那些
出现偏差的部门，进一步检验在此后的等跨度时

期内（即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

该偏差是否一直持续．若多数出现偏差的部门在
后续时期依然出现偏差，则拒绝产业转移粘性的

可能性；反之则接受．

表５　对产业转移变化粘性的检验

Ｔａｂｌｅ５Ｆｕｒｔｈｅｒｔｅｓｔｆｏｒｔｈｅ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中间产品 最终产品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年出现偏差制造业部门个数 ２００ １９６

其中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年继续偏差 ５７ ６２

占比 ２８．５０％ ３１．６３％

其中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继续偏差 １７ ２３

占比 ２９．８２％ ３７．１０％

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年出现偏差制造业部门个数 ２０２ ２０１

其中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继续偏差 ４１ ５６

占比 ２０．３０％ ２７．８６％

　　如表５所示，多数情况下产业梯度系数变化方
向和产业转移方向的不一致性并非长期持续．在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年出现偏差的部门中，仅有约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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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门在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年继续保持偏差，而其中，
又仅有３０％左右部门（即相对于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年
出现偏差部门中的约１０％）在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
继续保持偏差．因此，产业转移粘性确实是产业梯
度系数存在偏差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这
种产业转移粘性也赋予了产业梯度系数对产业转

移方向的预测性，从而为基于产业梯度系数开展

产业转移决策分析提供了支持．
４．４　关于优势缓冲效应的偏差验证

从４．３节的检验结果来看，在排除产业转移
粘性的影响后，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年产业梯度系数出
现偏差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部门中仍分别有

１７个部门和２３个部门的产业梯度系数持续存在
偏差，占所有出现产业转移制造业的 ２.２％和
２.９％．这部分长期偏差的存在可能来源于两个方
面：１）该产业难以进行转移，如资源密集型制造
业，这类产业即使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产业之间的

转移壁垒较高，因此偏差存在的持续时间较长；

２）如可能性四中的分析，即优势缓冲效应或产业

分类难以细化至具体产品�14．由于产业转移壁垒
难以量化，因此本节主要对优势缓冲效应和产业

分类程度进行讨论．
事实上，对优势缓冲效应的验证同样是较难

开展的，因为很难对优势程度大的临界点给出量

化标准．也就是说，很难判断区位熵和相对劳动生
产率超过何值时可以认为具有很大的优势程度．
同时，现有的公开数据时期跨度有限，无法验证优

势缓冲效应减弱后，产业梯度系数的准确性是否

能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部门分类问题是指标构
建和数据统计过程中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同样也

无法给出量化指标进行证明．因此，本节难以提供
一个标准化的量化验证过程，而是结合经济现实

对中国进行案例研究，论证上述因素的存在．
经过４．３节的验证后，对于中间产品，仍有

１７个制造业部门的产业梯度系数存在长期偏差．
其中，中国有５个，分别为：纺织服装业、木制品
业、橡胶和塑料、电子产品业和机械设备业，如表

６所示．
表６　中国存在长期偏差的５个中间产品部门在各时期产业梯度具体乘数变化

Ｔａｂｌｅ６Ｔｈｅ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ｓｓｅｃ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产业转移方向 ｔ０区位熵 ｔ１区位熵 ｔ０劳动生产率方向 ｔ１劳动生产率方向

１ 纺织服装业 ＋ ２．９ ２．９ １．８ １．７

２ 木制品业 ＋ １．９ １．８ １．９ １．９

３ 橡胶和塑料 ＋ １．５ １．４ ２．４ ２．５

４ 电子产品业 ＋ １．８ １．６ ２．６ ２．６

５ 机械设备业 ＋ ２．１ １．９ １．９ １．９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产业转移方向 ｔ０区位熵 ｔ１区位熵 ｔ０劳动生产率方向 ｔ１劳动生产率方向

１ 纺织服装业 ＋ ２．９ ２．６ １．７ １．４

２ 木制品业 ＋ １．８ １．８ １．９ １．７

３ 橡胶和塑料 ＋ １．４ １．４ ２．５ ２．０

４ 电子产品业 ＋ １．６ １．８ ２．６ １．９

５ 机械设备业 ＋ １．９ １．７ １．９ １．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产业转移方向 ｔ０区位熵 ｔ１区位熵 ｔ０劳动生产率方向 ｔ１劳动生产率方向

１ 纺织服装业 ＋ ２．６ ２．３ １．４ １．３

２ 木制品业 ＋ １．８ １．８ １．７ １．５

３ 橡胶和塑料 ＋ １．４ １．３ ２．０ １．７

４ 电子产品业 ＋ １．８ １．７ １．９ １．６

５ 机械设备业 ＋ １．７ １．５ １．７ １．６

注：表中，＋表示该部门在该时期表现为产业转移转入，－表示产业转移转出，ｔ０表示对应时期期初，ｔ１表示对应时期期末，不一致性中，

１表示不一致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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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具体解释请参照３．２节．



　　由表６可知，优势缓冲效应确实存在，所有出
现偏差的部门的区位熵或相对劳动生产率尽管逐

年下降，但在最后一个报告期末都仍远大于１．部
门分类问题也有可能存在，凭借加工贸易的不断

发展
［４５－４７］，中国的“电子产品业”近年来持续实

现产业转移转入，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劳动生

产率较低的环节，如组装工作．从表６也可以看
到，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年，中国“电子产品业”实现产
业转移转入，区位熵增加，产业相对规模进一步扩

大，但相对劳动生产率却有较大幅度降低，从而导致

了产业转移方向和产业梯度系数变化方向的偏差．
与优势缓冲效应相比，部门分类问题较少发

生．这主要与本文的检验维度有关．由于目前全球
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并不完全，各经济体生产活动

的一体化程度仍处于较高的水平．因此，部门分类
问题造成偏误的可能性较低．如果在更低的维度
下（如区域间、城市间等）考察，各区位间的生产

专业化程度较高，则有必要对部门分类问题进行

更多考察．最后，对于最终产品的案例研究也能得
出类似结论，在此不再赘述．

５　结束语

本文基于一种新提出的产业转移价值量核算

方法，研究检验了产业梯度系数在揭示产业转移

方向上的准确性，详细分析并进一步验证了产生

偏误的原因，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产业梯度系数在揭示产业转移方向上

的准确性与测算的时期跨度设定过长无关，受逆

梯度变化产业转移的影响也较小．其偏差主要来
源于产业转移粘性、产业优势缓冲效应等，其中产

业转移粘性是造成偏差的最主要原因．然而，产业
转移粘性造成的偏差是一种短期差异，在通过时

间成本克服转移粘性之后，这种偏差将在长期内

得到修正．因此，这种产业转移粘性也使产业梯度
系数对产业转移方向具有了一定程度的预测性，

同样可以支持基于产业梯度系数开展产业转移决

策分析．进一步地，在排除了产业转移粘性的影响
后（如４．３节所示），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年产业梯度

系数出现偏差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部门中分别

只有１７个部门和２３个部门的产业梯度系数在后
续时期持续存在偏差，占比仅为２．２％和２．９％，
远低于文献中通常采用的５％的显著性水平．因
此，本文认为产业梯度系数是衡量产业转移方向

的优质指标，能够为产业转移的决策分析提供数

据支持．
其次，产业梯度系数变化存在优势缓冲效应．

当某一区域的产业优势处于垄断地位时，即使其

产业梯度系数下滑，也会引起“极化效应”，导致

产业转移的方向与产业梯度系数变化的方向相

反．同时，部门分类问题在理论上也会导致产业梯
度系数变化偏离产业转移的实际方向．但这种情
况在全球层面的验证中出现的可能性较小，而在

区域生产垂直专业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该情况

值得进一步讨论．这些原因导致产业梯度系数在
揭示产业转移方向时仍存在难以避免的小概率偏

差．但另一方面，由于产业转移的准确测算依赖于
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而该数据的编制和发布存

在较长的时间滞后，因此，产业梯度系数可以作为

一个有效的前瞻性指标，对产业转移方向进行初

步判断，为政策调整和规划及时提供可靠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受科技革命、产业变

革、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等因素影响，全球制造业

的产业格局发生了更为显著的变化，但是由于数

据的可得性问题，本文的研究中没有涉及２０１５年
之后的时间段．然而，根据产业转移价值量测算的
结果，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产业转移格局在
２０１４年之前已经在部分行业和部分国家出现了
较为明显的结构性变化

［２５－２７］．此外，本研究业已
证明，在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年和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这三个金融危机前、中、后的等
距时间段内，产业梯度系数的准确性均未发生明

显变化．因此，本文认为虽然全球产业布局的演变
在最近几年可能出现更为显著的变化，但数据时

效性的不足并不会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本文的

研究结论在当前背景下仍然是稳健的．今后，当更
新的投入产出数据发布时，也将对这一数据局限

性进行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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